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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我的外公江兆申先生

很
多
小
孩
總
喜
歡
纏
著
大
人
東
問

西
問
一
大
堆
稀
奇
古
怪
的
事
情
，
在
我
五

歲
的
時
候
，
最
喜
歡
向
大
人
打
聽
的
，
就

是
問
他
們
小
的
時
候
做
了
些
什
麼
。
故
宮

博
物
院
宿
舍
區
居
住
著
來
自
台
灣
各
地
大

陸
各
省
的
老
人
，
操
著
南
腔
北
調
的
鄉
音

為
我
講
述
過
形
形
色
色
各
各
不
同
的
陳
年

往
事
。
其
中
我
記
得
最
清
楚
的
回
答
，
是

出
自
我
自
己
那
平
常
老
是
不
太
說
話
的
外

公
，
倒
不
是
因
為
他
老
人
家
的
童
年
過
得

有
多
麼
精
采
，
而
是
他
說
的
最
短⋯

短
到

竟
然
只
有
五
個
字
：
﹁
我
不
記
得
了
﹂
。 

　
　

在
我
十
歲
以
前
，
故
宮
所
有
的
展
覽
與
辦
公
室
都
只
集
中
於
正
館
一

棟
，
大
部
分
員
工
住
在
附
近
走
路
約
莫
十
分
鐘
距
離
內
的
宿
舍
。

　
　

有
時
放
學
早
一
點
，
搭
車
過
程
順
利
一
點
，
還
是
小
學
生
的
我
會
在

從
故
宮
正
館
通
往
宿
舍
區
的
路
上
，
遇
見
穿
著
三
件
式
西
裝
，
準
備
回
家

暫
作
午
休
的
阿
公
。
他
的
身
上
總
是
散
發
著
優
絲
黑
髮
油
、
三
五
牌
香
菸

和
西
裝
呢
料
的
混
合
氣
息
。

　
　

這
幾
年
，
我
自
己
工
作
也
常
往
返
於
正
館
與
宿
舍
區
辦
公
室
之
間
，

當
年
我
外
公
上
班
日
日
走
過
的
道
路
。
多
年
以
來
，
甚
至
多
年
以
後
，
世

人
提
到
他
，
泰
半
是
介
紹
他
的
詩
、
文
、
書
、
畫
、
篆
刻
、
研
究
與
生

平
；
而
我
，
卻
總
是
憶
起
早
先
外
婆
中
午
煮
麵
條
給
我
們
當
做
午
餐
時
，

阿
公
端
著
大
碗
，
我
端
著
小
碗
，
並
排
或
對
面
坐
著
各
自
默
默
的
吃
著
。

　
　

十
幾
年
來
，
我
非
常
、
非
常
懷
念
那
樣
的
日
子⋯

我
的
外
公
江
兆
申
先
生吳

誦
芬

圖一　故宮宿舍外觀，左後方兩個窗子的房間就是畫室。（謝明松攝）

那
也
難
怪
，
當
我
出
生
的
時
候
，

阿
公
已
經
五
十
歲
了
。
等
我
上
小
學
以

後
，
有
一
天
他
才
好
不
容
易
想
起
來
一
件

自
己
小
時
候
的
事
情
，
他
說
，
他
小
時
候

有
兩
個
綽
號
，
都
是
他
的
外
公
取
的
，

一
個
叫
﹁
呆
子
﹂
，
因
為
他
很
笨
，
上
學

唸
書
什
麼
都
不
會
；
另
外
一
個
綽
號
是

﹁
肉
墩
子
﹂
，
因
為
他
以
前
胖
到
連
額
頭

上
都
有
肥
肉
。
我
猜
他
的
童
年
很
短
很

短
，
因
為
要
養
家
，
才
十
歲
就
輟
學
刻
印

貼
補
家
用
，
操
勞
煩
心
的
事
情
一
多
，
無

憂
無
慮
的
時
刻
就
顯
得
太
過
平
淡
而
記
不

太
起
來
。
我
得
到
阿
公
﹁
肉
墩
子
﹂
的
遺

傳
，
因
為
跟
別
的
小
朋
友
玩
會
被
叫
﹁
肥

豬
﹂
，
所
以
大
部
分
時
間
都
寧
可
待
在

家
裡
不
出
去
，
所
有
人
都
知
道
，
家
裡
面

放
著
一
個
無
所
事
事
的
小
孩
子
是
非
常
危

險
的
，
這
種
危
險
當
然
不
會
僅
限
於
小
孩

的
個
人
安
全
，
大
人
的
身
家
財
產
永
遠
都

會
在
這
種
陰
影
的
籠
罩
之
下
受
到
波
及
。

對
我
來
說
，
全
家
最
神
秘
的
地
方
莫
過
於

外
公
幾
乎
整
天
泡
在
裡
面
不
出
來
的
畫
室

︵
圖
一
︶
，
正
對
門
口
黑
櫃
子
裡
一
函
又

一
函
藍
白
的
線
裝
書
，
左
右
兩
邊
窗
子
外

面
濃
濃
綠
蔭
之
間
透
射
下
來
的
陽
光
照
在

鋪
了
朱
標
色
毛
毯
的
畫
桌
，
桌
子
上
直
立

的
是
筆
筒
筆
架
，
平
排
的
是
色
盤
硯
洗
。

那
些
大
大
小
小
軟
硬
圓
扁
的
毛
筆
和
五
顏

六
色
碗
裝
碟
盛
的
顏
料
在
一
個
無
所
事
事

的
小
孩
子
手
裡
，
能
變
出
的
花
樣
可
就
多

嘍
！
儘
管
外
婆
嚴
加
防
範
，
但
我
還
是
夠

找
到
機
會
轟
轟
烈
烈
的
幹
上
幾
票
大
案⋯

我
用
鉛
白
把
所
有
顏
料
裡
面
最
貴
的
石
青

調
成
慘
不
忍
睹
的
陰
天
藍
，
把
阿
公
小
心

用
錦
盒
金
紙
包
好
收
藏
的
硃
墨
當
成
粉
筆

到
處
亂
塗
，
在
他
費
好
大
功
夫
做
好
的
自

製
印
泥
裡
摻
過
筆
洗
裡
的
髒
水
，
還
拿
所

有
的
毛
筆
捆
成
一
束
，
在
他
的
得
意
之
作

上
盡
情
試
色
揮
毫⋯

現
在
想
起
來
，
要
是

我
自
己
的
孩
子
這
麼
胡
作
非
為
，
就
算
有

十
個
屁
股
我
也
會
照
樣
把
它
打
爛
，
但
是

阿
公
卻
連
罵
都
沒
有
罵
過
我
，
他
開
放
我

在
他
寫
字
畫
畫
的
時
候
玩
耍
參
觀
，
利
用

機
會
教
育
啟
發
我
的
童
蒙
。

阿
公
看
見
我
撿
貝
殼
回
來
，
就
從
商

代
開
始
講
述
貨
幣
的
演
進
史
︵
圖
二
︶
；

我
摘
艾
草
，
腹
笥
淵
博
的
阿
公
可
以
從
古

人
以
艾
草
製
藥
、
食
用
，
拿
艾
絨
做
印
泥

的
實
際
用
途
，
一
直
講
到
︽
楚
辭
︾
裡
面

艾
草
的
象
徵
譬
喻
。
總
之
，
和
阿
公
在
一

起
使
得
我
有
很
多
和
別
人
不
一
樣
的
童
年

記
憶
，
除
了
可
以
聽
到
很
多
經
他
口
語
白

話
改
編
的
兒
童
版
文
史
哲
故
事
以
外
，
像

是
阿
公
磨
蘋
果
泥
軟
化
銅
印
上
的
硬
鏽
，

我
通
常
都
在
一
旁
邊
啃
剩
下
的
蘋
果
邊
看

著
阿
公
在
燈
下
剔
鏽
；
國
中
讀
︿
蘭
亭
集

序
﹀
的
時
候
，
老
師
不
斷
向
同
學
們
解

釋
﹁
流
觴
曲
水
﹂
的
﹁
流
觴
﹂
長
什
麼
樣

子
，
可
我
剛
上
小
學
就
和
阿
公
用
實
物
玩

過
﹁
澡
盆
流
觴
﹂
了
；
一
個
夏
天
晚
上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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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在
看
到
﹁
大
人
者
不
失
其
赤
子
之
心
﹂

和
﹁
望
之
儼
然
，
即
之
也
溫
﹂
的
時
候
，

都
會
令
我
想
到
，
我
的
外
公
。 

我
曾
聽
一
位
當
了
媽
媽
的
朋
友
談

到
，
和
小
孩
子
在
一
起
最
奇
妙
的
地
方
，

就
是
你
可
以
從
小
孩
子
身
上
鮮
活
的
再
一

次
體
驗
自
己
人
生
的
開
始
，
我
不
清
楚
這

是
不
是
阿
公
在
度
過
自
己
風
風
雨
雨
的
年

輕
時
代
之
後
，
在
晚
年
藉
由
陪
伴
我
這
個

長
孫
女
兒
重
溫
自
己
過
早
結
束
的
童
年
。

因
為
祖
孫
隔
代
，
在
我
剛
能
開
口
說
話
的

時
候
，
他
的
童
年
早
已
成
為
不
可
追
憶
的

前
塵
；
而
錯
過
他
們
揮
汗
如
雨
白
手
起
家

階
段
，
出
生
在
衣
食
無
缺
安
定
生
活
中
的

我
們
，
也
無
從
想
像
祖
父
那
輩
歷
經
戰

火
動
盪
顛
沛
流
離
的
少
年
時
期
與
他
們

兩
手
空
空
渡
海
離
鄉
的
奮
鬥
和
艱
辛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我
外
公
外
婆
來
台
灣
的
時

候
，
全
部
財
產
一
共
只
有
三
塊
袁
大
頭
，

一
塊
在
為
期
三
日
沒
得
吃
喝
，
一
壺
清
水

就
要
價
一
塊
大
洋
的
來
台
船
程
上
買
了
喝

的
解
渴
，
一
塊
在
基
隆
下
船
時
換
新
台
幣

買
了
魚
丸
湯
充
饑
，
最
後
一
塊
在
我
外
婆

那
兒
，
直
到
現
在⋯

照
我
外
婆
的
回
憶
，

在
上
海
時
局
最
亂
的
時
候
，
一
塊
洋
錢
只

能
買
到
一
斗
米
。
三
塊
大
洋
錢
能
買
到
的

東
西⋯

距
離
陶
淵
明
不
願
折
腰
的
五
斗

米
，
還
差
兩
斗⋯

這
就
是
我
外
公
當
年
來

台
，
所
有
的
盤
纏
。
有
一
次
我
拿
了
一
本

星
座
書
，
突
然
想
問
阿
公
是
什
麼
星
座
，

他
說
自
己
的
生
日
是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我

說
他
屬
於
處
女
座
，
一
般
處
女
座
的
人
比

較
要
求
一
切
完
美
，
他
點
點
頭─

雖
然
我

後
來
才
發
現
阿
公
算
的
是
農
曆
，
也
就
是

說
他
其
實
根
本
不
是
處
女
座
的
人
，
可
是

阿
公
似
乎
對
於
這
個
﹁
要
求
完
美
﹂
的
形

容
相
當
滿
意
。
他
平
常
總
是
教
我
﹁
凡
事

預
則
立
，
不
預
則
廢
﹂
的
道
理
，
有
時
心

血
來
潮
親
自
下
廚
做
菜
，
也
是
把
所
有
的

東
西
都
準
備
好
了
才
從
容
不
迫
的
一
樣
樣

下
鍋
，
做
什
麼
事
情
都
一
定
要
先
做
好
萬

全
的
準
備
。
對
於
自
己
的
藝
術
，
他
更
是

要
求
絕
對
的
完
美
，
每
年
春
節
寫
對
聯
，

阿
公
往
往
會
把
一
兩
張
品
質
其
實
不
錯
但

是
自
己
不
夠
滿
意
的
作
品
丟
掉
，
我
總
會

覺
得
可
惜
，
可
是
他
的
理
由
一
定
是
﹁
不

夠
好
的
東
西
，
就
不
要
讓
它
流
出
去
﹂
，

然
後
堅
決
的
蓋
上
垃
圾
桶
。 

阿
公
把
自
己
的
成
就
歸
功
給
上
天

對
他
的
厚
愛
和
本
身
的
努
力
，
日
復
一
日

一
通
又
一
通
從
未
間
斷
的
練
字
臨
帖
，
滿

櫃
線
裝
書
上
每
一
本
裡
都
有
他
的
字
圈
句

點
，
每
天
我
到
他
的
畫
室
，
畫
桌
和
地
上

總
晾
著
次
次
不
同
完
成
或
未
完
成
的
最
新

畫
作
。
然
而
我
總
覺
得
上
天
給
他
的
厚
愛

其
實
比
不
過
他
自
己
的
毅
力
驚
人
，
他
的

健
康
狀
況
一
直
不
太
理
想
，
除
了
每
天
吃

藥
控
制
的
高
血
壓
和
曾
經
一
度
讓
他
痛
到

站
不
起
來
的
痛
風
，
自
我
有
記
憶
以
來
，

阿
公
的
標
誌
便
是
咳
嗽
，
他
只
有
咳
得
輕

和
咳
得
重
之
分
，
似
乎
從
來
沒
有
一
天
不

咳
嗽
；
他
的
畫
室
總
放
著
各
種
包
裝
的
衛

生
紙
和
面
紙
，
平
時
坐
的
椅
子
旁
邊
也
總

放
著
一
盒
抽
取
式
衛
生
紙
，
因
為
他
從
小

就
有
十
分
嚴
重
的
鼻
竇
炎
，
每
隔
一
段
時

間
一
定
要
擤
擤
鼻
子
，
據
說
重
度
鼻
竇
炎

是
會
影
響
學
生
讀
書
記
憶
的
，
可
是
他
隨

口
就
可
以
把
一
段
古
書
倒
背
如
流
，
阿
公

幼
年
失
學
，
我
媽
媽
說
在
她
小
時
候
阿
公

在
家
不
管
做
什
麼
都
手
不
釋
卷
，
常
常
讀

書
讀
到
忘
了
要
吃
飯
，
我
想
他
滿
腹
的
詩

書
應
該
大
都
是
三
十
歲
以
後
苦
讀
的
結

果
。
很
多
人
都
有
被
感
冒
咳
嗽
流
鼻
水
影

響
讀
書
情
緒
和
畫
畫
作
文
時
被
突
然
襲
來

的
噴
嚏
或
一
陣
猛
咳
打
斷
靈
感
的
經
驗
，

特
別
在
注
重
調
息
臨
帖
寫
字
的
時
候
尤
忌

咳
嗽
，
但
是
阿
公
從
不
在
意
這
些
，
多
年

以
來
，
他
早
就
學
會
了
與
這
些
症
狀
和
平

共
處
，
每
每
在
寫
字
畫
畫
告
一
段
落
的
時

候
停
下
來
抽
衛
生
紙
擤
鼻
涕
或
是
咳
幾
下

以
後
繼
續
未
完
成
的
作
品
。 
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阿
公
因
為
急
性
心

突
然
鼻
血
不
止
，
無
論
怎
麼
冰
敷
平
躺
就

是
擋
不
住
我
的
鼻
血
繼
續
滲
流
，
最
後
是

阿
公
磨
了
一
段
明
朝
的
古
墨
，
用
含
有
冰

片
的
墨
汁
為
我
止
血
。
血
止
之
後
，
鼻
孔

裡
還
塞
著
墨
黑
衛
生
紙
的
我
很
抱
歉
害
阿

公
把
墨
毀
了
，
但
是
阿
公
卻
很
豁
達
的
安

慰
我
說
：
﹁
有
這
些
東
西
最
大
的
好
處
，

就
是
要
用
。
你
要
是
明
天
再
流
鼻
血
要
那

種
墨
汁
，
我
樓
上
還
有
。
﹂
忙
亂
了
好
半

天
的
一
家
人
聽
見
都
笑
了
。
他
就
是
這
麼

樣
的
一
個
人
，
每
當
我
讀
︽
論
語
︾
，
尤

圖二　石貝（上）與盒蓋題籤（下），中列左右端點為二真貝。圖三　〈歸與白鷗盟〉印　19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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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
管
疾
病
住
院
接
受
手
術
，
之
後
利
用
在

家
養
病
的
時
間
以
蠅
頭
小
楷
完
成
上
下
兩

冊
厚
厚
的
︽
寒
玉
堂
詩
抄
︾
，
其
實
那
時

他
眼
內
的
微
血
管
已
有
部
分
因
為
心
臟
病

的
緣
故
破
裂
而
影
響
對
焦
的
準
確
，
他
一

開
始
以
為
是
筆
不
對
害
他
寫
不
順
手
，
一

直
到
寫
完
以
後
，
去
眼
科
檢
查
才
發
現
是

眼
睛
出
了
問
題
。
有
一
天
他
自
己
在
畫
室

戴
著
新
配
的
老
花
眼
鏡
檢
視
剛
剛
出
版
的

︽
寒
玉
堂
詩
抄
︾
，
我
請
他
去
用
晚
餐
，

阿
公
嘆
了
口
氣
把
眼
鏡
摘
下
，
無
限
感
慨

的
說
他
再
也
寫
不
出
這
樣
的
小
楷
了
。
我

跟
在
阿
公
後
面
，
望
著
他
微
駝
的
背
影
，

聽
著
他
沉
重
的
腳
步
，
第
一
次
隱
約
感
覺

到
﹁
老
﹂
這
個
字
正
慢
慢
的
爬
上
了
他
的

肩
頭
。
不
過
，
不
久
阿
公
從
故
宮
博
物
院

退
休
，
認
識
阿
公
的
人
都
知
道
他
以
前
常

常
陷
入
沉
思
，
他
在
還
沒
退
休
的
時
候
，

通
常
下
班
回
家
就
鑽
進
畫
室
讀
書
練
字
畫

畫
，
當
他
出
現
在
飯
廳
或
電
視
機
前
，
也

都
是
面
色
凝
重
，
沉
默
的
自
己
動
著
腦
子

想
事
情
。
有
時
候
我
想
和
他
討
論
電
視
劇

情
，
他
的
回
答
常
常
是
﹁
我
根
本
沒
在

看
﹂
，
然
後
繼
續
不
發
一
言
的
想
下
去
。

他
雖
然
不
說
自
己
想
些
什
麼
，
我
大
概
也

能
猜
中
他
多
半
是
思
考
著
工
作
上
的
問

題
，
因
為
在
他
退
休
以
後
，
明
顯
變
得
比

較
開
朗
，
笑
口
常
開
，
話
也
多
了
。
戒
了

煙
，
忌
了
口
，
開
始
固
定
運
動
，
換
下
西

裝
穿
上
休
閒
服
的
阿
公
，
看
起
來
倒
比
退

休
前
更
顯
年
輕
健
康
。
本
來
他
好
多
年
前

就
因
為
體
力
和
視
力
不
佳
而
停
止
篆
刻
，

現
在
又
重
拾
刻
刀
，
刻
了
印
文
刻
邊
款
，

其
中
幾
方
的
邊
款
還
密
密
麻
麻
刻
了
辛
棄

疾
的
長
令
︵
圖
三
︶
；
埔
里
的
畫
室
裡
甚

至
搬
出
了
梯
子
，
因
為
阿
公
的
畫
愈
來
愈

大
，
平
常
的
高
度
根
本
不
足
以
在
讓
他
檢

視
構
圖
時
一
覽
全
局
；
而
且
用
色
也
益
發

鮮
麗
大
膽
，
青
灩
灩
的
山
盡
態
極
妍
的
點

綴
著
白
霜
紅
葉
，
絢
爛
的
道
出
他
心
中
的

詩
情
絕
境
。
我
小
時
候
老
是
抗
議
他
畫
裡

的
人
都
只
穿
白
衣
服
，
沒
眼
睛
沒
鼻
子
活

像
小
螞
蟻
，
但
他
現
在
畫
裡
人
物
的
衣
服

出
現
了
別
的
顏
色
，
有
時
也
點
了
五
官
開

了
臉
。
我
覺
得
他
的
畫
風
像
是
打
開
了
一

扇
更
開
闊
明
淨
的
窗
子
，
看
見
了
更
活
潑

多
樣
的
景
物
，
一
天
下
午
我
幫
他
晾
畫
時

試
探
性
的
問
他
：
﹁
阿
公
，
你
這
幾
年
是

不
是
進
步
很
多
啊
？
﹂
他
很
得
意
的
回
答

說
：
﹁
我
自
己
也
這
麼
覺
得
。
﹂ 

我
一
度
深
信
自
己
會
在
阿
公
八
十
大

壽
的
筵
席
上
為
他
舉
著
大
紅
蠟
燭
唱
慶
生

歌
，
當
我
結
婚
時
阿
公
會
牽
我
的
手
步
入

禮
堂
，
為
我
的
孩
子
命
名
，
每
年
全
家
大

小
熱
熱
鬧
鬧
上
照
相
館
拍
四
代
同
堂
的
照

片─

直
到
他
毫
無
預
警
的
倒
在
了
瀋
陽
。

我
飛
渡
了
海
峽
，
強
越
過
地
理
課
本
上
的

華
南
華
中
華
北
，
千
里
迢
迢
死
趕
活
趕
只

為
了
想
用
自
己
的
眼
睛
去
否
定
自
己
的
耳

朵─

然
而
事
實
已
定─

阿
公
就
此
成
為
我

的
回
憶
。 

時
至
今
日
，
每
當
我
在
屋
內
漫
遊
，

仍
能
清
楚
的
記
得
阿
公
那
沉
穩
緩
慢
帶
點

拖
音
的
腳
步
；
夜
深
人
靜
，
在
畫
室
讀
書

掩
卷
稍
息
時
，
每
每
也
會
想
起
他
在
每
個

空
檔
以
深
深
吸
氣
起
始
，
以
抿
唇
吞
嚥
作

為
結
束
的
那
陣
咳
嗽
。
也
許
我
老
了
以

後
，
有
那
麼
一
天
，
當
我
的
孫
兒
孫
女
問

我
童
年
往
事
做
了
些
什
麼
，
在
我
凝
神
遠

望
重
想
當
年
之
時
，
腦
中
仍
能
鉅
細
靡
遺

的
浮
現
阿
公
的
音
容
笑
貌
和
他
帶
給
我
的

那
些
美
好
時
光─

畢
竟
，
我
曾
經
是
那
麼

幸
福
的
一
個
孩
子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教
育
展
資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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